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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報
讀
了
一
個
插
圖
課
程
，
老
師
要
我

們
以
鉛
筆
素
描
一
幅
武
士
騎
馬
圖
，
但
圖
畫

是
倒
轉
的
。
據
說
這
做
法
可
以
集
中
用
右

腦
，
因
右
腦
是
主
藝
術
，
而
左
腦
則
主
邏

輯
。
如
果
我
們
把
圖
畫
正
常
放
置
，
在
臨
摹

時
左
右
腦
會
一
起
工
作
，
我
們
自
然
地
會
受
左
腦

過
往
的
經
驗
邏
輯
思
維
所
影
響
，
依
我
們
對
人
類

及
馬
兒
眼
耳
口
鼻
四
肢
的
位
置
、
形
狀
、
比
例
等

認
知
而
畫
，
畫
出
來
的
圖
像
或
多
或
少
並
非
我
們

眼
前
所
見
的
，
反
而
降
低
像
真
度
。

我
喜
歡
繪
畫
，
但
把
圖
像
倒
轉
來
畫
，
還
是
首

次
，
那
份
感
覺
在
起
初
時
怪
怪
的
。
看
到
馬
匹
四

腳
朝
天
，
武
士
頭
盔
壓
地
，
要
㠥
手
臨
摹
有
感
不

知
從
何
落
筆
及
如
何
捉
準
比
例
，
神
緒
定
下
來
，

便
只
有
看
到
甚
麼
畫
甚
麼
，
把
圖
畫
看
成
不
同
組

合
的
線
條
，
而
非
認
知
中
的
馬
及
人
。
其
實
這
也

是
老
師
訓
練
我
們
的
目
的
，
最
後
一
班
同
學
都
成

功
完
成
。

這
倒
畫
的
經
驗
很
特
別
，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
原
來
同
一
物

件
，
倒
轉
來
看
，
便
與
我
們
對
原
物
的
根
本
概
念
完
全
改
變

了
，
手
不
是
手
、
腳
不
是
腳
，
關
節
位
應
該
在
哪
個
位
置
已

不
重
要
，
眼
睛
看
到
甚
麼
便
是
甚
麼
，
物
件
都
客
觀
地
存

在
。我

最
大
的
感
受
是
，
以
不
同
位
置
看
物
件
，
會
有
如
此
大

的
差
別
，
其
實
如
以
不
同
位
置
、
身
份
、
角
度
去
看
事
物
，

也
同
樣
會
有
截
然
不
同
的
觀
點
。
人
經
常
受
過
往
的
經
驗
、

大
眾
認
定
的
價
值
觀
、
習
性
等
等
，
影
響
對
事
情
的
判
斷
，

甚
至
在
漫
長
歷
史
中
成
為
對
錯
的
界
定
。
人
與
人
之
間
發
生

衝
突
，
也
往
往
是
大
家
都
以
自
己
的
出
發
點
去
看
問
題
，
由

既
定
的
想
法
作
為
判
斷
標
準
，
各
執
一
詞
，
難
定
對
錯
。

如
果
倒
轉
來
看
、
調
轉
來
看
、
對
調
角
色
去
看
，
將
心
比

己
，
事
情
會
呈
現
另
一
現
象
，
事
情
本
身
成
了
客
觀
的
主

體
，
沒
有
了
過
往
觀
念
的
影
響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衝
突
必
會

大
大
減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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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李
小
嬋

倒轉的繪畫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小
孩
：
近
日
又
有
多
起
青
少
年
自
殺
的
悲

劇
，
死
者
家
屬
師
友
都
不
知
當
事
人
因
何
尋

死
。
老
先
生
認
為
原
因
何
在
，
對
預
防
同
類
事

件
不
斷
重
複
又
有
甚
麼
高
見
呢
？

老
潘
：
我
老
先
生
只
有
愚
見
，
高
見
可
以
問

那
些
專
家
。

小
孩
：
噢
，
老
先
生
話
中
有
話
，
願
聞
其
詳
。

老
潘
：
主
流
專
家
的
高
見
很
簡
單
。
香
港
青
少
年

自
殺
，
最
常
見
原
因
是
給
身
邊
的
人
逼
死
。
他
們
不

懂
得
怎
樣
跟
青
少
年
溝
通
，
經
常
說
錯
了
話
，
剛
好

冒
犯
了
王
子
、
公
主
，
王
子
、
公
主
就
﹁
死
畀
你

睇
﹂。小

孩
：
老
先
生
此
言
，
似
乎
是
衝
㠥
些
甚
麼
人
而

來
。
請
舉
例
說
明
之
。

老
潘
：
小
孩
子
很
少
讀
報
吧
？
近
年
每
次
有
青
少

年
跳
樓
，
傳
媒
總
是
訪
問
專
家
，
社
工
、
心
理
學

家
、
精
神
科
醫
生
總
是
批
評
死
者
的
父
母
師
長
不
了

解
時
下
年
輕
人
，
不
自
覺
說
話
重
了
，
刺
激
了
年
輕

人
云
云
。
如
此
推
論
，
當
然
是
大
人
害
死
年
輕
人

了
。小

孩
：
老
先
生
真
會
說
笑
！
敢
問
該
怎
樣
判
斷
跳

樓
客
給
誰
逼
死
？

老
潘
：
簡
單
得
很
，
證
據
都
在
案
發
現
場
。

小
孩
：
這
麼
容
易
破
案
，
老
先
生
簡
直
可
以
跟
狄
公
、
包

公
、
彭
公
、
施
公
並
駕
齊
驅
。
小
孩
愚
魯
，
請
再
指
點
。

老
潘
：
在
家
中
跳
樓
，
多
數
給
父
母
激
死
。
死
在
兄
弟
姊
妹

舌
底
的
機
會
較
低
，
因
為
香
港
八
十
後
、
九
十
後
多
是
獨
生
子

女
，
還
沒
有
聽
過
這
些
小
娃
娃
給
外
籍
傭
工
罵
死
的
。
在
學
校

跳
樓
，
元
兇
多
數
是
老
師
，
其
次
是
同
學
，
校
長
則
甚
少
跟
學

生
接
觸
。
若
在
女
朋
友
的
家
跳
樓
，
則
女
友
之
外
，
世
伯
、
伯

母
亦
有
嫌
疑
。
這
樣
小
孩
子
該
可
以
舉
一
反
三
了
吧
！

小
孩
：
唉
！
老
先
生
的
新
學
說
大
有
漏
洞
，
需
知
有
些
人
是

跑
到
人
家
的
高
樓
大
廈
跳
樓
，
難
道
是
給
不
相
識
的
管
理
員
罵

死
嗎
？
這
不
合
邏
輯
！

老
潘
：
錯
了
！
這
類
跳
樓
客
最
有
擔
當
，
他
們
是
為
免
連
累

親
友
街
坊
才
越
區
自
殺
。

小
孩
：
老
先
生
入
正
題
了
！
先
前
您
在
說
反
話
！

老
潘
：
據
我
老
先
生
近
一
二
十
年
的
觀
察
，
好
像
還
沒
有
試

過
有
青
少
年
在
剛
見
過
社
工
、
心
理
學
家
、
精
神
科
醫
生
之

後
，
即
場
跳
樓
的
。
所
以
按
照
那
些
經
常
在
媒
體
發
言
專
家
的

說
法
，
不
論
有
多
少
青
少
年
自
殺
，
自
殺
率
有
沒
有
上
升
，
都

永
遠
跟
這
幾
個
行
業
全
無
關
係
。

小
孩
：
明
白
了
，
老
先
生
對
這
幾
個
行
業
中
某
些
成
員
甚
有

意
見
呀
！
倒
不
如
談
談
你
的
真
正
看
法
。

老
潘
：
踏
入
青
春
期
才
算
青
少
年
吧
？
香
港
十
二
三
歲
、
到

廿
來
三
十
歲
的
人
跳
樓
，
當
然
是
自
己
的
主
張
，
還
可
以
責
怪

誰
？
小
孩
子
，
你
說
這
些
年
輕
人
因
何
會
為
了
成
年
人
看
來
雞

毛
蒜
皮
的
事
跳
樓
？

小
孩
：
我
看
十
居
其
九
是
一
時
衝
動
吧
！
由
忽
然
想
死
，
到

攀
欄
飛
身
而
出
，
頂
多
是
幾
秒
鐘
之
間
而
已
。
我
明
白
老
先
生

的
意
思
了
！
那
有
甚
麼
辦
法
可
以
幫
助
年
輕
人
，
在
遇
上
情
緒

不
穩
定
的
時
候
，
能
夠
停
下
來
想
一
想
？

老
潘
：
我
老
先
生
小
時
候
，
香
港
社
會
的
主
流
思
想
沒
有
將

自
殺
視
為
一
個
﹁
可
行
方
案
﹂，
小
學
生
都
學
過
甚
麼
﹁
死
有
重

於
泰
山
、
輕
於
鴻
毛
﹂、
﹁
螻
蟻
尚
且
貪
生
﹂
之
類
的
中
國
傳
統

觀
念
。

現
在
傳
媒
和
專
家
都
諉
過
於
跳
樓
客
身
邊
的
人
，
這
是
西
方

傳
過
來
的
思
維
，
不
應
該
再
宣
揚
。
以
後
傳
媒
多
點
批
評
無
端

白
事
跳
樓
的
年
輕
人
對
父
母
不
孝
、
對
朋
友
不
義
，
或
許
可
以

重
建
﹁
自
殺
是
不
對
的
﹂
這
個
舊
觀
念
。

答小孩子問自殺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和
阿
寬
等
文
人
老
友
談
起
，
以
前
文
藝
圈
專
欄

界
甚
多
海
派
文
人
，
十
年
八
載
一
過
，
如
今
已
買

少
見
少
，
所
剩
無
幾
了
。

顯
而
易
見
的
是
過
去
攤
開
報
章
副
刊
雜
文
專
欄

間
定
有
不
少
﹁
海
派
文
筆
﹂，
不
是
普
通
話
為
基

礎
的
﹁
白
話
文
﹂，
也
非
粵
語
，
而
是
夾
有
﹁
阿
拉
﹂

﹁
儂
﹂﹁
啥
物
事
﹂﹁
結
棍
利
害
﹂﹁
交
關
辰
光
﹂
等
上
海

話
對
白
之
文
句
，
夾
雜
三
兩
句
﹁
做
乜
㝚
﹂﹁
唔
得
閒
﹂

等
廣
東
語
，
成
為
香
港
特
色
的
﹁
四
及
第
﹂
型
語
句
。

那
就
是
上
海
幫
文
人
加
入
了
香
港
報
刊
文
字
地
盤
寫
的

﹁
海
派
對
白
﹂，
七
十
至
九
十
年
代
有
好
幾
位
上
海
旅
港

文
人
寫
得
頗
為
有
名
，
每
份
報
刊
都
有
他
們
一
二
個
專

欄
，
儼
而
形
成
了
一
股
滬
幫
風
氣
，
亦
豐
富
了
本
地
文

壇
色
彩
，
本
地
讀
者
看
慣
了
亦
覺
他
們
有
其
﹁
外
江
佬

文
墨
﹂
的
特
色
。
這
些
滬
派
文
人
著
名
的
有
葉
靈
鳳
、

馮
鳳
三
、
蕭
思
樓
、
何
行
、
金
聖
嘆
、
馮
蘅
、
蕭
桐
等

等
，
有
寫
南
北
民
風
、
男
女
風
情
、
娛
圈
逸
事
、
港
台

滬
之
生
活
區
別
等
等
，
各
成
一
家
各
具
文
風
。
最
活
躍

之
文
筆
是
有
﹁
過
來
人
﹂
筆
名
的
蕭
思
樓
，
幾
乎
多
數

報
章
都
有
他
之
專
欄
，
另
一
個
老
蕭
﹁
蕭
桐
﹂
以
﹁
金

大
力
﹂
為
筆
名
，
長
期
在
某
大
報
有
重
要
篇
幅
。
此
公

曾
在
上
海
及
台
灣
做
過
電
影
編
劇
又
在
邵
氏
待
過
，
曾

有
一
位
女
明
星
妻
子
黃
曼
，
因
熟
悉
三
地
影
圈
情
況
，

文
筆
亦
甚
有
水
準
，
曾
是
上
海
幫
文
人
之
權
威
。

嗟
乎
，
今
時
今
日
這
些
﹁
名
家
﹂
們
已
所
餘
無
幾

了
，
時
代
交
替
歲
月
奔
流
，
浪
淘
盡
千
古
風
流
人
物
，

正
是
此
寫
照
。
本
地
﹁
文
販
﹂
文
章
近
歲
充
滿
的
是
粵

語
夾
英
語
，
夾
雜
日
語
的
也
有
，
如
﹁
割
引
﹂﹁
大
出

血
﹂﹁
阿
拉
達
﹂
等
大
和
式
日
句
也
經
常
可
見
。
文
壇

上
﹁
海
派
﹂
之
消
逝
見
證
了
文
化
時
代
之
更
易
，
忽

發
奇
想
，
會
否
有
一
日
輪
到
我
們
港
派
文
販
去
到
北

京
上
海
大
寫
其
﹁
你
班
契
弟
造
乜
Q
㝚
﹂
呢
？

海派流逝
阿 杜

杜亦
有道

︽
歐
洲
雜
誌
︾(E

uropean
Journal)

電
視
最
近

做
了
一
個
﹁
俄
羅
斯
人
在
柏
林
﹂
的
專
題
節

目
，
報
道
指
出
，
二
次
大
戰
蘇
聯
紅
軍
擊
敗
納

粹
德
軍
後
，
仍
有
三
十
八
萬
軍
人
及
二
十
萬
軍

眷
留
守
東
柏
林
。
自
柏
林
圍
牆
倒
塌
，
蘇
軍
開

始
分
批
撤
退
。

想
不
到
二
十
年
後
的
今
天
，
柏
林
變
成
俄
國
人
的
移

民
熱
點
。
他
們
是
當
年
的
紅
軍
及
其
後
代
；
舊
地
重

居
，
熟
悉
的
環
境
，
生
活
如
魚
得
水
。

節
目
趣
味
盎
然
。
像
重
讀
歷
史
，
像
旅
遊
勝
地
介

紹
。
我
更
為
此
恍
然
大
悟
；
故
鄉
的
意
義
，
並
不
在
於

出
生
地
。
原
來
住
慣
了
的
地
方
，
就
是
故
鄉
。

柏
林
小
鎮
溫
斯
多
夫(W

unsdorf)

在
二
戰
時
，
是
德
軍

坦
克
部
隊
駐
守
重
鎮
，
蘇
軍
攻
進
柏
林
後
曾
在
此
鎮
展

開
激
烈
巷
戰
。
東
西
方
冷
戰
期
間
，
蘇
軍
佔
領
東
柏
林

不
走
。
直
到
圍
牆
倒
塌
，
最
後
一
批
蘇
軍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全
部
撤
離
。
當
日
告
別
儀
式
舉
行
時
，
蘇
軍
依
依
不

捨
，
誓
言
將
來
以
另
一
種
身
份
重
返
柏
林
。
﹁
再
見
了
，
德
國
。
﹂

他
們
高
呼
口
號
列
隊
離
開
。

二
十
年
後
真
的
再
見
了
。
溫
斯
多
夫
小
鎮
如
今
擠
滿
俄
國
人
，
街

頭
巷
尾
都
是
俄
國
黑
麥
麵
包
店
、
黑
麥
啤
酒
店
和
俄
式
餐
館
。
節
目

裡
，
一
名
俄
國
青
年
對
記
者
說
，
﹁
如
果
不
出
國
闖
世
界
，
同
輩
會

嘲
笑
我
是
﹃
裙
腳
仔
﹄。
﹂
柏
林
是
移
民
首
選
，
紅
軍
祖
輩
經
常
向

他
提
起
柏
林
戰
役
；
說
到
底
，
他
們
駐
守
柏
林
逾
五
十
年
，
熟
悉
柏

林
的
一
草
一
木
。

當
年
許
多
蘇
軍
離
德
返
國
後
，
沒
有
住
屋
安
排
，
甚
至
成
為
無
業

漢
；
思
念
柏
林
，
在
所
難
免
。
節
目
裡
，
他
們
重
返
溫
斯
多
夫
小
鎮

的
生
活
寫
意
，
與
鎮
內
德
國
人
和
諧
共
處
。

二
戰
期
間
納
粹
德
軍
攻
佔
蘇
聯
，
燒
毀
了
他
們
三
分
一
國
土
，
擊

斃
幾
百
萬
蘇
軍
。
如
今
兩
不
虧
欠
，
俄
人
竟
然
回
來
﹁
尋
根
﹂。

在
這
個
地
球
村
裡
，
故
鄉
的
觀
念
越
來
越
模
糊
。
我
們
祈
求
世
界

和
平
，
無
論
種
族
、
無
論
膚
色
，
人
人
平
等
。
倘
若
問
我
是
哪
裡

人
？
我
不
會
拘
泥
於
﹁
中
國
人
﹂
或
﹁
香
港
人
﹂
；
但
願
我
是
地
球

人
。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三
月
的
漢
江
，
春
水
漣

漪
。
江
岸
邊
的
青
草
已
經
冒

出
了
綠
芽
，
嫩
綠
的
柳
枝
也

在
春
風
中
翩
躚
起
舞
。

﹁
春
風
又
綠
江
南
岸
。
﹂

那
是
我
們
的
江
岸
嗎
？
兄
弟
，
我

們
的
江
岸
在
北
邊
，
君
住
長
江

南
，
我
住
長
江
北
。
但
三
月
的
春

風
沒
有
界
限
，
三
月
的
春
風
很
強

勁
，
這
裡
依
舊
被
春
風
染
綠
。

油
菜
花
開
了
，
大
地
馬
上
變
得

金
黃
。
蠶
豆
花
開
了
，
豌
豆
花
也

開
了
。
那
些
蠶
豆
花
像
春
天
睡
醒

後
睜
開
的
眼
睛
，
朦
朧
而
深
情
，

述
說
㠥
春
天
的
柔
情
蜜
意
；
而
那

些
豌
豆
花
呀
，
如
同
飛
翔
的
蝴

蝶
，
白
的
、
紅
的
，
在
田
野
裡
搖

曳
，
讓
人
的
心
思
也
如
同
蝴
蝶
般

在
春
天
的
田
野
裡
飛
颺
。
春
風
把

人
變
得
像
蜜
蜂
，
像
蝴
蝶
，
讓
我

們
在
漢
江
邊
上
流
連
忘
返
，
忘
記

了
憂
愁
，
忘
記
了
催
人
老
的
歲

月
。兄

弟
，
你
說
你
離
開
了
襄
陽
古

城
很
久
，
很
久
，
思
念
這
裡
的
春
水
、
沙

洲
，
沙
洲
上
搖
曳
的
蘆
葦
和
柳
樹
，
柳
樹
上

鳴
叫
的
三
月
鷓
鴣
；
思
念
這
裡
的
古
城
，
護

城
河
，
青
石
板
鋪
成
的
街
巷
，
和
街
巷
裡
婀

娜
多
姿
的
襄
陽
少
女
；
還
有
這
裡
的
牛
肉

麵
、
炸
麵
窩
和
醉
人
的
甜
黃
酒
。

兄
弟
，
你
在
遠
方
，
很
辛
苦
、
很
勞
累
，

也
很
憂
愁
，
思
鄉
的
苦
悶
與
異
鄉
的
愁
苦
總

讓
人
牽
掛
。
再
回
襄
陽
古
城
看
看
好
嗎
？
這

裡
的
一
江
春
水
已
經
使
桃
花
滿
天
紅
，
杏
花

落
英
飛
，
南
歸
的
鳥
兒
在
漢
江
邊
唱
歌
，
把

古
城
襄
陽
的
三
月
唱
得
像
蜜
一
樣
在
空
氣
中

流
淌
。

兄
弟
，
如
果
你
不
能
回
來
，
不
能
在
三
月

回
到
古
城
襄
陽
，
那
就
讓
我
在
三
月
的
漢
江

邊
為
你
放
飛
一
盞
孔
明
燈
吧
。
把
我
的
思
念

帶
給
你
，
把
你
遊
子
思
鄉
的
情
意
也
讓
孔
明

燈
帶
上
，
讓
我
們
星
空
裡
相
會
，
遨
遊
。

三
月
古
城
的
漢
江
邊
的
深
夜
，
古
城
襄
陽

已
經
悄
悄
睡
去
，
遠
處
的
漁
火
闌
珊
。

我
來
到
江
邊
，
為
我
遠
行
的
兄
弟
放
飛
一

盞
孔
明
燈
，
為
我
思
鄉
，
而
不
能
回
到
故
鄉

的
兄
弟
放
飛
一
盞
孔
明
燈
。
孔
明
燈
裝
下
的

是
一
江
春
水
流
淌
的
款
款
深
情
，
是
故
鄉
兄

弟
對
你
永
遠
的
祝
福
！

放飛一盞孔明燈
蒲繼剛

悠閒
時光

在
剛
剛
過
去
的
兩
會
期
間
，
有
位
來
自
廣
東
的
人
大

代
表
林
道
藩
，
利
用
會
餘
時
間
溜
躂
到
大
會
堂
旁
邊
的

西
絨
線
菜
市
場
做
了
個
調
研
：
用
十
塊
錢
可
以
買
到
什

麼
？
在
扔
出
去
四
張
印
有
偉
人
頭
像
的
藍
色
鈔
票
後
，

他
分
別
換
回
來
二
十
一
個
雞
蛋
、
五
根
黃
瓜
、
三
個
蘋

果
和
五
張
地
鐵
票
。
林
代
表
的
意
思
是
，
通
過
測
試
十
元
錢

的
購
買
力
，
不
僅
可
以
觀
測
當
前
的
物
價
，
更
可
通
過
橫
向

比
較
，
發
現
政
府
在
其
他
民
生
領
域
的
投
入
，
考
察
宏
觀
經

濟
政
策
是
否
有
效
、
社
會
總
供
求
是
否
基
本
平
衡
。
此
事
一

經
報
道
，
立
即
引
來
網
絡
熱
潮
，
﹁
曬
曬
你
家
鄉
的
十
元
購

買
力
﹂
飛
速
成
為
微
博
熱
點
話
題
。
而
林
道
藩
的
行
為
，
也

被
媒
體
讚
為
兩
會
上
最
靠
譜
的
無
字
提
案
。

事
實
證
明
，
當
手
中
握
有
權
力
的
人
能
真
正
為
人
民
辦
點

事
的
時
候
，
人
民
也
將
會
是
真
心
地
擁
護
。
林
代
表
走
出
大

會
堂
，
進
到
菜
市
場
，
下
基
層
，
接
地
氣
，
取
得
了
第
一
手

材
料
，
換
來
的
不
僅
有
外
界
的
讚
賞
，
更
有
全
國
各
省
市
網

民
自
發
組
成
的
﹁
十
元
購
買
力
﹂
調
研
大
串
聯
行
動
，
﹁
從

﹃
後
方
﹄
配
合
代
表
﹂。

於
是
，
微
博
上
處
處
可
見
網
民
們
認
真
遞
交
的
﹁
作
業
﹂
：
﹁
十
元
在

東
莞
只
能
買
到
三
個
蘋
果
、
三
根
黃
瓜
、
十
個
雞
蛋
、
三
斤
普
通
大
米
、

五
趟
鎮
內
公
車
﹂
；
﹁
在
上
海
，
八
個
雞
蛋
、
一
碗
牛
肉
粉
絲
湯
、
兩
次

地
鐵
﹂
；
﹁
福
州
，
一
份
鴨
腿
套
餐
或
者
三
片
吐
司
﹂⋯

⋯

而
不
管
在

哪
，
區
別
基
本
只
在
一
兩
個
蘋
果
間
。
全
國
各
地
的
網
民
可
能
用
十
元
錢

買
了
成
百
上
千
樣
的
東
西
，
但
總
體
感
覺
卻
只
有
一
個
而
且
非
常
一
致
：

錢
越
來
越
不
值
錢
。

也
於
是
，
在
播
報
當
日
物
價
的
同
時
，
不
少
網
友
忍
不
住
順
帶
回
顧
了

﹁
十
元
購
買
力
﹂
的
縱
向
發
展
史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十
塊
錢
可
以
供

三
個
人
到
飯
店
撮
一
頓
，
而
且
﹁
有
酒
有
菜
﹂
；
九
十
年
代
，
拿
㠥
十
塊

錢
可
以
踏
踏
實
實
去
菜
市
場
採
購
一
家
老
小
的
晚
餐
材
料
，
有
葷
有
素
；

新
世
紀
伊
始
，
十
塊
錢
可
以
在
單
位
食
堂
吃
滿
早
中
晚
三
餐
，
菜
色
不
見

得
華
麗
，
但
能
吃
撐
；
如
今
，
十
塊
錢
變
成
了
仨
蘋
果
，
買
肉
的
話
勉
強

買
六
㛷
，
吃
飯
的
話
，
只
能
吃
個
肉
夾
饃
，
盒
飯
人
家
都
不
見
得
給
你⋯

⋯

回
首
往
事
，
網
民
唏
噓
不
已
。
而
一
個
段
子
更
因
此
流
傳
：
十
元
人
民

幣
鈔
票
的
版
本
變
遷
史
其
實
就
是
購
買
力
的
變
遷
史—

—

一
張
十
塊
錢
人

民
幣
夠
幾
個
人
花
，
上
面
就
印
幾
個
人
。
於
是
，
最
初
的
一
九
六
二
年
版

第
三
套
十
元
人
民
幣
上
的
圖
案
為
工
農
兵
一
大
群
人
，
俗
稱
﹁
大
團

結
﹂
；
一
九
八
○
年
版
的
第
四
套
十
元
人
民
幣
則
為
兩
位
少
數
民
族
；
到

了
一
九
九
九
年
第
五
套
時
，
上
面
就
只
有
毛
主
席
他
老
人
家
一
個
人
了
。

在
寫
這
篇
文
章
時
，
全
國
剛
剛
再
次
提
高
了
油
價
，
破
八
了
。
而
繼
﹁
姜

你
軍
﹂、
﹁
蒜
你
狠
﹂
之
後
，
﹁
向
前
㡡
﹂
亦
再
次
成
為
網
絡
潮
語—

—

換
句
話
說
，
林
代
表
如
果
今
天
再
去
菜
市
場
，
就
只
能
提
回
兩
根
㡡
了
。

10元購買力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奈奈子是大野社長介紹來我這裡工作的，大野
社長事先告訴我說：「奈奈子有一個不好的條
件，就是她有一個不滿兩歲的孩子。」
當時我很輕鬆地說：「我們中國女性都是一邊

帶孩子一邊工作的，這不算什麼問題，只要她能
勝任工作就行。請她明天就來面試吧。」
在面試前大約一小時，奈奈子打來電話，用謙卑

的口吻說：「我就是今天預約面試的奈奈子。實在
不好意思，我想非常冒昧地提出一個要求⋯⋯，我
今天不得不帶孩子，請允許我抱㠥孩子去您那邊
面試，可以嗎？」
儘管有大野社長的事先說明，我還是沒料到奈

奈子初次見面，就這樣毫不掩飾地亮出她的「不
好的條件」。我面試過各種各樣的人，這還是第一
次面試抱㠥孩子的女性。我不知道現在中國有沒
有這樣的情況，不過據我所知，在日本好像沒有
這樣的事。所以我聽到奈奈子帶孩子來面試的要
求後，遲疑了幾秒鐘，然後才同意說：「好吧。」
雖說奈奈子抱㠥孩子，她仍然按日本最標準的

規矩，不早不晚提前五分鐘到。奈奈子穿一身黑
色的職業女性標準女套裝，臉上的化妝也是淺淡
而得體。這身標準職業女性的打扮，一點不像帶
孩子的媽媽，與她懷裡的孩子很不般配，反而使
我覺得她有一種異樣令人愛憐的地方，至少她顯
得比別人活得更不容易。奈奈子使我聯想起自己
留學生時代一邊學習一邊打工的艱辛，心中產生
出一種同病的相憐。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想：「這

樣的人應該會更珍惜一份工作吧。」
奈奈子二十六歲，稱「少婦」有點過

分，稱「姑娘」已經過了，但她那雙眼
皮下一對清澈的大眼睛，黑色的瞳眸幾
乎佔滿整個眼睛，加上天然上翹的濃密
眼睫毛，在沒看她的履歷書前，我還以
為她才二十歲左右呢。
我還沒說話，奈奈子先就用一種不安

的聲調說起來：「今天的面試一定沒什
麼希望了吧？真是給您添麻煩了。本來
約好我母親替我去保育園接孩子的，可是母親突
然因為父親住院不能去接孩子了，讓我措手不
及。我想：帶㠥孩子來面試當然是失禮的，可是
臨時取消面試似乎更失禮。我猶豫了三十分鐘，
還是這麼來了。」
聽了奈奈子的話，我對她的同情又加深了幾

分。說到這裡，奈奈子的兩隻大眼睛沉下了眼
簾，底氣不足地說：「請原諒⋯⋯，其實我已經
面試過六次了，都因為有在保育園裡的孩子，全
都沒有通過，更何況今天我突然帶孩子過來面試
⋯⋯」
我反而安慰她說：「你事先告訴過我要帶孩子

過來，這也算不上失禮，而且大野社長事先也把
你的情況跟我講過。」然後我一轉話題說：
「好，讓我看看你的設計圖稿吧。」

聽我這麼說，奈奈子臉上閃起一絲期待，趕緊
拿出一冊文件夾，裡面都是她畫的設計圖稿。我

一看，果然如大野
社長說的，她很有
設計能力，並且奈
奈子的設計都是與
她年齡相仿的女
裝，正適合我們公
司服裝的年齡層，
我心裡已經傾向錄
用她了。不過我表
面上還是平淡地對
她說：「面試就這
樣吧。請你回去等
通知吧。」
我在東京政府辦

的職業介紹所登記
招聘設計師後，先

後從那裡介紹來六個人，雖說設計都不理想，但
都是沒有孩子拖累的人。我猶豫了兩天，覺得還
是以能力優先，決定錄用奈奈子為我們公司的正
式職員。
東京有一個奇怪的不成文規定，要想送孩子進

便宜的公立保育園，媽媽必須有正式職員的資
格。如果媽媽是非正式的臨時工，就只得送孩子
去昂貴的私立保育園。蓋有我們公司印章的正社
員證明書，使奈奈子的小女孩立即從東京昂貴的
私立保育園，成功地移籍到便宜的公立保育園。
據她說省下的費用，可以抵半個月的房租呢。
奈奈子的小女孩轉入公立保育園的第二天，她滿

面笑容地帶來一大盒新宿牟田屋的鮮麗櫻桃給大
家品嚐，用日本人的方式表示感謝。中國人的習
慣，是私下送給老闆禮物，表示對他個人的感
謝；日本人的習慣，則是當面送給大家點心或水
果，表示對「公司」的感謝。奈奈子還對我們

說，她被錄用後，她婆婆忽然對她這個突如其來
的「奉子成婚」的小媳婦親切無比起來，逢人便
說：「我家媳婦是服裝設計師。」
雖然奉子成婚在日本已是見怪不怪的事情了，

但我還是有點吃驚地問：「奉子成婚？」
奈奈子坦率地說：「我和我男朋友才認識兩個

月，就奉子了，不得不趕緊成婚。」
據我所知，日本人很少去做喪失人性的人流，

就對奈奈子說：「那是你的運氣，你看我想要孩
子一直就不能實現呢。」
結婚前奈奈子是有工作的，可是生孩子後為了

帶孩子不得不辭職。現在奈奈子又復歸了服裝設
計工作，她看上去像一個久違運動場的選手，準
備大顯身手。一到公司，奈奈子就臉上笑盈盈地
忙這忙那，經常看到她在公司裡一路小跑爭分奪
秒地工作，好像準備一個小時幹一天的活。
奈奈子設計的服裝，是屬於那種不帶一丁點兒

生活味道的可愛型少女裝，簡潔中恰到好處地施
展流行的荷葉花邊、蝴蝶結、法國蕾絲，而亮
片、寶石、珠珠更是點綴到讓人感覺到一種意外
的驚喜。她設計的顏色，不像「粉紅」那麼明明
白白地在說「可愛」，也不像「桃紅」那麼炫耀地
在說「妖艷」，而是取柔和色調、三文粉、象牙
米、卡其綠，沉香灰，清淡脫俗，客戶們都異口
同聲地稱讚奈奈子的設計。她自己還主動穿㠥公
司的商品，既當模特兒又當設計師。
三個月後，考慮到奈奈子每天忙㠥要在五點半

前結束工作，去保育園接孩子，我就分配一名剛
從學校畢業的新職員給她當助手，奈奈子比以前
更精神了，工作也更加井井有條。在下班之前，
奈奈子都要向新助手小結一番今天的工作，交代
還沒完成的事情。第二天一早，她又再次認真地
確認助手的工作。一切都和諧美滿。

奈奈子的眼淚（上）

地球人

■10元錢上的「人」越

來越少。 網上圖片


